
察、保安人员可以

我们太容易相信政府、警

此吗？逃

保护我们的

安全，但事情果真如

避问题，等于签下分期付款的

合约，现在少付，将来却要多

付⋯⋯

危险的预兆



”一个声音从楼梯下方传了上

我们并不知道，或许他已经在暗处盯着她有一阵子了；

我们惟一确知的是，她不是他第一个加害的人。那天下午，当

凯莉一心想把所有采购回来的东西一次从车上搬回家的时

候，她显然是高估了自己两只手能捧多少东西。不过，凯莉不

想多走一趟还有一个理由：天立刻就要暗下来了，而她一向

尽量避免天黑后在外头走动。当她踏上公寓的台阶时，她看

到公寓的公共铁门又没有关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这

公寓的住户老干这种事，她在心里嘀咕。虽然邻居松懈的戒

心常常让凯莉感到困惑，但这一次她倒是很高兴铁门没关

好，如此一来，她就省掉了掏钥匙开门的麻烦。

凯莉用身体把铁门顶上。她记得，当时她清清楚楚听到

门锁发出“咔”的一声，这表示她已把门关好。这样说来，在她

进入公寓以前，他早就潜伏在公寓的走道间了。

凯莉得爬四层楼梯才到得了自己的住处。就在她走到二

三楼的拐弯处时，一个袋子从她的怀抱中掉落到地上。袋子

破开，里面的猫罐头撒了出来，沿着楼梯往下滚去。滚在最前

头的一罐在二楼慢了一下，然后，好像长眼睛似的，转了个

弯，又继续从二楼的楼梯往下滚，消失在凯莉的视线之外。

“抓到了！我帮你拿上来。

来。凯莉并不喜欢这个声音，这声音有什么地方让她觉得不



所以，我们不要继续待在这里了。那一

对劲。但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随之出现在她的面前。这年轻

人三步并作两步地拾级而上，边走边捡拾掉落在楼梯间的罐

头。

他说：“让我来帮你拿些东西吧！”

“不，谢谢，我自己应付得来。”

“你可没有半点自己应付得来的样子。你到哪一楼？”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四楼。我自己拿没问题，真

的。”

不过可不是故意的，

他没听她的话，用一只手把刚才捡到的罐头抱在胸前，说

道：“我也是要到四楼。我已经迟到了

而是因为手表坏了

包给我拿吧。”说完，就伸出一只手，搭在凯莉臂弯中看起来比

较重的一个袋子上。“真的不用，谢谢。我自己可以。”

但他仍然抓住袋子不放。“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拒人千里

的人？”

凯莉的手坚持了一下就松开了，让年轻人把袋子拿了过

去。这个小动作看似无足轻重，但却是一个讯息，表示她愿意

信任他，当凯莉把袋子的操控权交到对方手上的时候，她实际

上也把自己的操控权交到了对方的手上。

“我们动作最好快点，”年轻人走在她前头，边走边说，“有

一只饿坏了的猫在上面等着我们呢。”

虽然这个年轻人看来除了想帮忙以外别无他意，不过凯

莉仍然觉得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既友善而又彬

彬有礼，凯莉很为自己的多疑感到内疚。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一

个不信任任何人的人。

“你知不知道猫三个星期不吃东西照样可以活？”他问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勇气来自恐惧

“你猜我是怎样知道这个的。有一次，我答应帮一个出远门的

朋友喂猫，结果却把整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凯莉已经走到了住处的门外，打开了门。

“东西在这里给我就可以了。”她希望他会把袋子递给她，

接受过她的道谢以后就转身离开。不过事与愿违。他说：“啊

哈，我可不想只差几步路就让你把另一袋猫食打翻。”就在她

觉得为难的时候，他又说话了：“嗯，你担心什么的话，学老片

子里那些太太那样把门开着不就得了。我把东西放下就走，我

保证。”她让他进了屋，但他却没有信守承诺。

在向我陈述她被强暴和凌虐那三小时的经过时，凯莉不

时会停下来，静静掉泪。她现在已经知道，那歹徒曾经用刀子

捅死过另一个受害人。

岁，原来从事心理疾患儿童的辅导工

时间还早，我先带凯莉到我办公室外面的小花园促膝而

坐了好一会儿。走进我的办公室以后，她的双手始终握着我的

双手不放。凯莉今年

作，不过，在遭到强暴以后，她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到工

作岗位了。那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为她带来了三个小时的身

体折磨和最少三个月的心理创伤。她被他破坏的自信心有待

重建，她被他刺伤的自尊有待复原。

凯莉用她那双泪汪汪但却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我，说她想

了解那歹徒所使用的每一个策略。她想要我告诉她，是什么样

的直觉救了她一命。其实，这还得由她来告诉我。



为自始至终

“他下了床，穿上衣服，然后关上窗子。他看了看表，一副

有事情赶着要去做的样子。‘我得去一个地方。你不必怕成那

个样子嘛，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 ，凯莉肯定他是在撒谎。她

知道他要杀她。凯莉感到了一种事情发生以来一直都没有过

的巨大的恐惧。

他把枪朝凯莉晃了晃，说道：“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不要

动。我要到厨房找些喝的，之后，我就会离开。我保证。你留在

这里，不要动。”他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凯莉会违抗他的指示，因

她都完全在从凯莉让他帮她提袋子开始

他的掌控之下。“你知道我不会动一下。”她作出了保证。

但就在他踏出房间的一刹那，凯莉也立刻披上床单，跟了

上去。“我像个影子一样跟在他后面，但他并没有察觉。我们一

起走过走廊。他停了一下，我也立刻停下来。他把目光定在当

时正播着音乐的音响上。他把音响的声量调大，然后又继续向

前走。在他转往厨房的时候，我就朝客厅的方向走去。”

凯莉穿过客厅，打开大门，走了出去。走出大门的时候，她

听得见他在厨房里拉抽屉的声音。她让大门半开着，走到对面

的一户人家，直接推门进去（她以前就知道这户人家常常不锁

门）。她用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那家惊疑不定的邻居不

要讲话，然后轻轻把门锁上。

肯定

“我知道，要是我留在卧室里，他就会回过头来杀我。我很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肯定。”

“你知道为什么的。”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花心思去理清脑子里的头绪。

“他起床、穿衣、关窗户、看表。他答应不伤害我，但这个话来得

没头没脑。他说他要到厨房找饮料，但我却听到他拉抽屉的声



样怕单独一个人在街上逛

音。他在找一把刀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用等到他拉抽屉，

我就已经晓得他到厨房要干嘛。”她停了一下，“我猜，他之所

以想找把刀子，是因为他嫌用枪声音太大。”

“你凭什么觉得他在乎杀你的时候会不会弄出声音来。”

“我不知道。”她顿了好一下子，目光穿过我身后，望向事

发的窗户。“啊⋯⋯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是因为他关窗户

的举动。我就是从这一点知道他想杀我。”

假如他真的准备离开，他没理由要关窗户。这个细微的讯

号提醒了凯莉。不过，驱使凯莉立刻从床上下来、跟在施暴者

身后的勇气，却来自恐惧。据凯莉的描述，她所感受到的那种

恐惧，完全排除了她身上的其他感觉。它像一只潜伏在她体内

的野兽，并利用她腿部的肌肉让自己站了起来。“在走过走廊

的时候，我自己一分气力也没出，我只是个代理人。”

也不同于我

凯莉所感受到的恐惧，是一种真真正正的恐惧，这种恐

惧，既不同于我们在看恐怖电影时感觉到的那种，

们被迫在人群前面发言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这种恐惧，是一个

人身处危险时最有力的盟友，它会对你说：“照我说的话做。”

有时它会教你装死，有时它会教你暂时止住呼吸，有时它会教

你全力奔跑、尖叫或反击，不过，这一次它教凯莉的却是：“只

要你保持安静，信任我，我一定会带你脱险。”

凯莉告诉我，当她得知是自己的直觉救了自己一命以后，

她就重新恢复了自信。她说从跟我的会面中学会了很多事情，

她相信自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也许这件事对我不无益处。”凯莉若有所思地说，“有了

这一次经验和你教我认识到的事情以后，我反而不像以前那

不过，我想别人应该可以通过



更轻松的方式学到我所学到的事情。”

其实我早就有凯莉同样的想法。我知道，救凯莉一命的事

情同样可以救你一命。我觉得，这一类的知识不应该仅限于受

害者享有，也应该让那些未成为受害者、也永远不想成为受害

者的人分享。

由于我对暴力问题有深入研究，而且对某些暴力事件的

发生有洞悉未然的能力，所以被人称为专家。不过，我写这本

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有能力预见暴力

行为的专家。就像其他任何一种生物一样，你有能力在危险逼

近时察觉出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守护神，他会在危难到

来之前预先警告你，并在你身陷险境时领你安然度过。

从这些年来我访谈过的暴力受害人那里，我学到了好些

事情。当我问他们：“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预兆吗？”他们通常的

回答都是：“没有，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不过，歇了一歇以

后，他们就会说出像以下一类的话来：“我刚碰到那家伙的时

候就觉得不舒服⋯⋯，”“噢，我想起来啦，当他走近我的时候，

我就有点怀疑⋯⋯，”“我现在记起我那天稍早就见过那车子

一次。”

可见，他们在危险逼近时，就已经察觉到危险的存在。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辨识出暴力的征兆，因为那是一套具有共通

性的符码。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教你们怎样去解读这些符

码，不过，它们大部分其实本来就是你们早已认识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万年的寿命被谋杀每年有

个女性像凯

暴力是我们文化底层的一道暗流。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暴

力就像冬天里的一阵微风，虽然令人不快，但仍然可以勉强忍

受；但对另一些美国人来说，暴力却像一场飓风，把他们的生

活摧毁殆尽。但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住在美国，就没有不被暴

力触及的。暴力是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美国人身体的一

部分。暴力不只包围在我们四周，也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面，

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世界食物

链的顶峰。由于再也没有其他敌人或掠食者足以对我们构成

威胁，我们于是就把刀口转而向内。

的统计数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的话，我请他看看以下

亿）每年被枪杀的年轻

字。过去两年来，全美被枪杀的人数加起来比在越战中战死的

美军还要多。相反的，日本（总人口

倍。这部分当然是由于美国是

男性，人数只及纽约市一个周未被枪杀男性的数量。美国持械

行动的发生频率是日本的

万支。任何对上述统计数字没有认真看待的美国人，

一个枪械比成年人还要多的国家。在美国，每天投入买卖的枪

支高达

个，碰上持枪歹徒

都很难说得上对自身的安危有充分的认知。从现在起到明天

的这个时候，遭枪击的美国人会再增加

个。在这段时间之内，会有的人会再增加

莉一样遭到强暴。

年

年的总和。平民百

有人以为权力和声望可以保障一个人的人身安全。

来，受袭击的公众人物，人数超过之前



这个数字并不比其他的星期高个小孩

年前，持枪在工作场所乱射的事

姓的生命就更加没有保障了。在导致女性死于工作场所的各

种原因中，谋杀高居首位。

在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一类的新闻每个星期都

有。

倍于其他西方国家；

我们文明的美国人整天忙着翻阅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

但却忘记了，我们自己谋杀案的数量

至于我们的妇女及小孩死于谋杀的比率，更是高得惊人。就算

每个月有一部巨无霸客机坠毁，而机上的乘客又无一幸免，每

年坠机加起来的罹难人数，也不及全美国被丈夫或男友杀害

的妇女人数。

个儿童死于

我们惴惴不安地在电视上看着一具具从俄克拉荷马州大

爆炸现场抬出来的尸体，而当我们得知一共有

爆炸的时候，更是不胜惶恐。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就在同一个

星期，一共有

岁。去年，美国死于他们的父母之手，而大部分都未满

遭父母虐待的儿童一共有 万个 这个数字也不比往年

高。另外，你也可能不知道，在因伤被送进急诊室的妇女当中，

被丈夫或男友殴打致伤的人数，要大于因交通意外、抢劫或强

暴而受伤的人数。

人犯大约有

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都欠正义，例如，美国排着队待处的

个，然而，这些死囚最常见的死因却是“自然

死亡”。那是因为，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不及全部待决死囚的

。当然，让这些人继续留在牢里等死，还是总比放他们出来

当我们左邻右舍来得好些。

我谈及死刑并不是为了鼓吹死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提

出一个跟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对待暴力问题的态



暴力是老一点

万年。

度有足够的认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对待

暴力问题的态度有足够的认真，又怎么会受得了以下这个事

实：每年被谋杀剥夺掉的寿命（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加

起来足足有

我不厌其烦地强调暴力事件在美国的发生机率，为的是

提醒各位，你本人，或你所关心的某个人，会成为暴力事件受

害人的机率，要远比你想像的高。有没有这种危机意识攸关重

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在危险逼近时辨识出警讯。我

知道，有些读者即使在读过上述的统计数字之后，仍然会找出

种种理由，把自己区隔于高危险群之外：“没错，暴力事件的确

很频繁，不过那是在城区中才如此”；“对，很多妇女都被丈夫

或男友殴打，但我目前既无丈夫，也无男友”

或年轻一点的人才会碰到的问题”；“只有在三更半夜出门的

人才会碰到危险”；“那都是人们自找的”等等。美国人都是掩

耳盗铃的专家。

逃避问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些不肯正视暴力

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他们所感受到的焦虑，要远超

过那些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人。逃避问题等于签了一份分期付

款的合约，你现在少付些，但长期合计下来却要多付许多。之

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那些掩耳盗铃的人并不是真的不知道自

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只是不肯承认罢了，结果，他们反而

经常处于低度的焦虑中。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受到焦虑的困

扰，但逃避的心态却让他们无法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减低自己

所面对的风险（跟焦虑）。

你想，如果我们发现自然界有哪一种生物，像人类一样，

对同类有着极强的暴力倾向时，我们会闭起眼睛告诉自己



个的危险人物所引发的。他们做过的事让我

“不，这不是事实”吗？

如果我们走在铁轨上面，又不想被突如其来的火车撞倒

的话，那前提就是不能假定火车今天会停驶；此外，还要睁大

双眼，看看有没有火车开过来的迹象。生活在今时今日的我

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暴力行为有精确的预测。不妨

想想我们现在是怎样过生活的：无论是登机前、参加电视节目

录相，还是参加总统的就职演讲，我们都要先通过安全检查。

政府大楼的前面也是设下一重又一重的栅栏。这一切，全都是

由为数不超过

们惊恐，让我们担心会旧事重演。试问在美国的历史上，除了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以外，还有什么人比他们对我们日常生活

的影响更大的呢？由于恐惧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这么重的分

量，所以花点工夫去了解恐惧在什么情况下是恩赐，在什么情

况下又是诅咒，是一件完全值得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人只要有一枝枪，再加上一点点神

经质，就有可能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总统给毙掉。带枪的

冷面杀手俨然成为我们文化的标记。不过，对这一类人的研

究，相对来说却很少，而关于这类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的

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许多人觉得，既然已经有警察、司法机关、专家代劳，我们

实在没必要再花工夫去学习跟暴力有关的知识。虽然暴力已

经触及了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且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为改

善这种现象尽一份力，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别人所告诉我们

的事情：暴力是无法预测的；会不会遇到暴力纯属偶然；焦虑

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那全是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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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等到所有方块都到位，

就可以看出拼图的轮廓

我们都太容易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别人的手里了。我们相

信政府、警察、大楼的保安人员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危。我们每

天在把小孩送到学校以后，就心安理得，以为学校可以绝对保

护小孩的安全，事情果真如此吗？（读过本书的第十二章你就

不会这样想了。）保安公司值得你信任吗？有多少人是被谋杀、

被强奸于有警卫看守的大楼里面的呢？这一类案件的报导多

得你读不完。政府值得你信任吗？没有错，我们是有一个司法

部，但我们要的宁可是一个暴力预防部，那才是我们需要的、

在乎的。

也指望科技除了指望政府或专家来保护我们之外，我们

来保护我们。不过在稍后你将会看到，指望科技来保护自身的

安全，有如缘木求鱼。

许多人对直觉不屑一顾，因为在我们有思想的人看来，直

觉是一种情绪化、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东西。丈夫把太太的

判断讥笑为“女人的直觉”，从不认真看待。我们钟情于逻辑推

理，我们喜欢思考有根有据。即使逻辑有犯错的时候，美国人

仍然崇拜逻辑；即使直觉大多数都可靠，美国人仍然鄙弃直

觉。

严格来说，直觉不只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运算得比最快

的电脑还要快、还要合乎逻辑的程序。它既是最复杂的也是最

简单的一种认知程序。



也可以讲这句话：

直觉把我们跟世界和跟自我接通联系。它不受逻辑判断

的羁绊，只与感官知觉为友。直觉会带给我们一些事后令我们

目瞪口呆的预测。有时候，在不期而遇一个朋友或接到一通好

久都没联络的朋友的来电时，我们会说：“我就知道。”因为我

们早有预感。很多时候，在危险逼近时，我们

“我就知道。”凯莉是如此，你也可以如此。

有一对夫妇来找我，想请我找出常常打匿名电话搔扰他

们的家伙是谁。从对方所讲的话来判断，他跟他们显然是认识

的。但他到底是谁呢？是那位太太的前夫吗？是他们以前租他

房子的那个怪人吗？是被他们房子的装璜工程发出的噪音惹

火的邻居吗？是给他们解雇掉的员工吗？

他们以为，专家可以告诉他们答案。其实，答案要由他们

来告诉我。没有错，我了解过的个案，不下千百个，但他们的这

个个案，却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在他们自己的脑子里，

就已经包含着足够多的资讯，可以做出精确的评估。我那些受

匿名恐吓的客户，几乎总会在晤谈的中途说出以下这一类的

话：“还有一个人，但我又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怀疑他。那只是

一种感觉。我甚至会为自己有这种感觉觉得不好意思，可是⋯

⋯”这时候，我就可以起身送客，然后把帐单寄到他们家里去

了。客户常常会夸我技巧高明，不过在大部分情况，我所做的

事情都只是聆听，还有就是指导他们聆听自己所说的话罢

了。

在接待收到匿名恐吓信的客户时，我不会问他们：“你想

谁有可能会写这样的信给你？”因为，他们几乎会怀疑任何一

个他们认识的人。我会问他们的问题是：“据你所知，有谁写得

出这样内容的信件？”我会请他们列一张名单。然后，我会请客



暴力行为都可以有个解释

户轮流为每一个榜上有名的人设想一个可能的恐吓动机（不

管多荒谬都没关系）。最后，一经对比，我的客户几乎无一例外

地可以悟出谁是真正的恐吓者。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我的客户

不需要因为担心错怪了某个人而在猜测的时候有所保留。

很多时候，我之所以可以助客户一臂之力，解开一个神秘

的谜团，正在于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神秘”可言。其实，那些谜

团更像是一幅拼图，只要我们手上有足够多的方块，就可以把

底蕴给拼凑出来。由于我接触过这一类的方块非常多，所以我

能比别人更快看出一个讯息是不是一块有用的方块，不过，我

的主要任务，毕竟只是把客户手上已有的方块统统摊到桌面

上去而已。

在后面的章节，我将会教你辨认构成“人类暴力行为”这

幅拼图的各个方块的颜色及形状。由于你跟“人”相处了这么

长的一段日子，而且你本身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些方块很多

你都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一幅拼图，不

必等全部的方块都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轮廓。

米外一个陌生人头部的小动

一般人都相信，人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每天早上，

当我们开车穿梭在公路的车阵中时，不是成功地预测出成千

上万个驾驶人的行为吗？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些没有人教过我

们的细微讯号：我们只要从

车。现在的我们，用着比

作，就可以判断出他会不会让我们超他那辆两吨重的小货

年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快的速度



在地面上飞驰，却自称不懂得预测别人的行为，这不是太好笑

了吗？

我们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个小孩对一项警告会有什

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个证人对检察官的

一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陪审

团对证人的一项证供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

测得出消费者对一句广告标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

少可以预测得出观众对某个电影场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批评会有什么的反

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位读者对某个句子会有什么

样的反应吗？预测暴力行为比预测上述的事项还要来得容

易。不过这有一前提：我们不能把暴力犯看成是有别于你我的

异类。在看到一群黑猩猩袭杀另一群黑猩猩的时候，我们会做

出解释，说这种暴力行为是为了争地盘或控制族群数量。我们

坚信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暴力行为都可用原因和动机来解释

但我们就是不信人的暴力行为都一定有个解释。

我们喜欢把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称为“无法理喻的”，

不，每一件暴力行为都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最少对罪犯本人

来说是如此），因此都是可理喻的。你当然有权拒绝去正视它

们，但它们就在那里，不容抹杀；只要你一天认定暴力行为是

“无法理喻的”，就一天不会试着去弄懂它。

有些暴行是如此吓人，以致我们会把凶犯称为怪兽。不过

稍后你将会看到，他们其实也是人，而且，正因为他们也是像

你我一样的人，所以他们的行为才不会是不可预测的。虽然你

读本书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暴力犯的想法，不过读下去之

后你将会发现，很多暴力犯的想法，其实就存在于你我的心



中。即使最稀奇古怪的暴行，都有一定的模式可循。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丈夫在妻子的工作地点把她枪杀的

新闻。他们俩离婚没多久，那男人在接到法院离婚判决书的同

一天接到禁止他接近前妻的人身禁制令，巧的是，那一天刚好

也是他的生日。那则新闻还提到了一些别的事情：那男人曾恐

吓他太太；他被老板开除；他在杀他太太前一星期还用枪指着

她的头；他常常跟踪她，潜伏在她家四周。尽管如此，新闻播音

员却用以下的话来结束这段新闻：“当局认定没有人能料到会

有这种事发生。”

我们之所以老认为人的行为无法预测，是因为我们认定

人是一种无限复杂的生物，有着百万个以上的可能动机与可

能行为方式。要在这百万个动机与行为的可能组合中猜出最

后的结果，不是比中乐透彩券还要难吗？其实常常一点都不

难。我们之所以认定暴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只是为了推卸责

任，推卸自己为自己的安危应负的责任。如果暴力行为确实是

个谜，确实不存在警讯这回事的话，那我们就不必伤脑筋去学

习和留意所谓的警讯了。你当然有权相信暴力行为是没有预

警的，有权相信暴力行为通常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那样一

来，乐了的除了歹徒以外，还会有谁呢？

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见的，而且都有一定的模式可循。因

此，很多攸关重大的问题都是可回答的。那个恫吓我的人会不

会真的对我有所行动？我怎么知道我雇过的保姆会不会回过

头来伤害我的小孩？我怎么判断我小孩的某个朋友有没有危

险性？我自己的小孩有没有暴力倾向？我怎样才能帮助我所爱

的人，让他们更安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

我相信，在读完本书后，各位将更懂得怎样回答这些问



持枪的女人

题，也将更懂得信赖那些你们已经具备的暴力预测能力。

年。

为什么我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因为我通过一些最够资格

的老师，把这些问题研究了

凯莉和我其他的客户都是我最好的老师。当我打电话给

凯莉，告诉她我打算花一年的时间写这本书（结果写了两年），

并感谢她所教给我的许多东西时，她说：“噢，我并不认为你从

我这里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很好奇：

你觉得你从谁的身上学到的最多？”

由于有太多的可能，我告诉凯莉我不知道答案，但就在挂

上电话的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原来知道。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

又飘回到那个客厅。

岁，穿一

在客厅里，有一个女人用枪指着自己的丈夫，她丈夫则伸

出双手，挡在身前。那女人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变换握枪的

手。“我要把你毙掉。”她重复说着这句话，声音低得像是在自

言自语。她是个身材修长、有吸引力的女人，今年

颗子弹。件白色的男衬衫和一条黑色的宽裤子。枪膛里有

在心里评估

我站在走道的旁边，目睹了整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我开始

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无数同类型评估中的一次

一宗谋杀案会不会就此发生。如果我猜错的话，后果堪

虞，因为除了那个被枪指着的男人以外，屋内还有两个小孩。

我知道，像她这一类的女人，说易行难。她需要出言恐吓，

是因为舍此以外，她没有其他足以影响对方的能力。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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